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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鹰印象：艺术探索与中国话语
□吴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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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到理性的升华

导演王晓鹰，对于当代中国戏剧观众来说是一个熟稔的

名字，因为他连接着一片又一片抢眼的戏剧风景。对一些重

要的国际戏剧节来说，他是一个生动的文化范例，作为中国戏

剧导演，他在努力创造国际戏剧舞台上的“中国意象”，换句话

说，是舞台表达的中国话语。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到跨越世纪的最初10年，王晓

鹰经历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各个重要发展阶段，而且弄潮冲

浪，总是充满朝气地活跃在戏剧文化发展的潮头，近些年，王

晓鹰在国际戏剧交流中“输出”自己的理念，创造民族的话语，

获得了良好的影响。作为一个不倦探索的艺术家，他继承了

“梨园中人”的父母“痴迷”艺术的热情，积累了在基层院团当

演员时获得的创造经验，秉持了从中央戏剧学院两度学习获

得的思考品格与探索气质，于是，一路行来，成就了公众视野

中的他。

王晓鹰是一个经验与理性相得益彰、实践与理论良性循

环、纯粹与跨界并行不悖的艺术家。导演过话剧、歌剧、黄梅

戏、越剧、舞剧、京剧、昆剧、音乐剧等剧种的剧目；发表论文5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戏剧演出中的“假定性”》（中国戏剧出版

社1996年）、《从假定性到诗化意象》（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年）和论文集《戏剧思考》（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从丰厚

的艺术感性经验出发，他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思索，再不断地

出发。对经验的升华和对实践的总结，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

始点，成为他沉迷的实验新空间与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新标

杆。他是一个学者型的勤勉实践者，这是他在导演艺术家群

体当中十分鲜明的个性特点，这也使得他的舞台创作充满了

探索色彩和思考品格。

从“先锋”到“主流”的沉淀

王晓鹰早年的导演作品探索性剧目《挂在墙上的老B》

（1984）、《魔方》（1985），显示着热血的躁动和创新的锐气，

在中国大陆“探索热”的剧目演出当中是无法省略的剧目。

前者具有思考品格地思考社会生活中人的际遇的不公平，而

且通行的社会法则几近荒谬。该演出空间处理的探索性，体

现在主要展示舞台大幕后面的剧团生活，生活中的“幕后”与

演出的“幕后”重构，本身具有的强烈讽喻性让人耳目一新。

后者的探索，仍然体现在演出空间上，一个从校园产生的剧

本在王晓鹰手里，变成了一个应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时

代主题的剧目，而且在观演关系的调适互动以及“设计观众”

的“场效应”创造等方面，实践的良好效果为观念创新提供了

新鲜例证。剧目不但在北京演出，还到上海演出，连续演出

近百场，口碑极佳，王晓鹰的名字与“先锋戏剧”连在了一

起。这个时候他的导演作品显现出新锐的探索力度和先锋

的观察角度，在小剧场戏剧再度出现于中国大陆的时候，王

晓鹰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戏剧流向，小剧场戏剧精神中的探

索性、实验性、先锋性在《挂在墙上的老B》和《魔方》中都有

显现。

当过演员，转向导演学习就很快“出道”的王晓鹰，获得了

最初的社会名声。善于挑战自我、总在寻求突破的王晓鹰这

时候因《魔方》的演出偶然与一个德国人相识，获得了去德国

看戏的机会。1988年的德国之行，3个月时间看了100多个

剧目演出，这成为王晓鹰来自异域戏剧艺术的感性经验中的

重要积累，这也促成他的戏剧思考，是他的舞台探索发生变化

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归国后，在1988年冬到1989年春，他将

自己出国数月的思考表达在一出法国戏《浴血美人》中，有演

员与王晓鹰交流说，他现在排戏与从前不同了。他的不同，在

于他的导演创造从青春躁动与先锋探索里沉静下来，思考戏

剧表现人性的深层次问题。《浴血美人》中那个贵妇人用残忍

的杀戮追求青春与美貌，用毁灭美去创造美，以扼杀青春去挽

留青春，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多么荒唐的悖论！王晓鹰用揭

破美下面藏着的丑的方式，从对“形式革新”的热衷走向了新

的探索阶段。

从“社会学”到“人学”的融会

导演艺术家的转向，往往是从剧目演出的创造中体现出

来的。王晓鹰在20世纪90年代又有一次转折，是从他1993

年导演《雷雨》中体现出来的。这一次转折，背景是他重回母

校的学习经历。在母校扎实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表演体系

的教学氛围当中，在徐晓钟的《桑树坪纪事》《洒满月光的荒

原》《大雪地》等恢弘大气的舞台创造面前，在谭霈生先生强调

呼吁了10多年的“人学”观念里，王晓鹰重温了、感悟了、升华

了。博士生学习中就充满了学术思考地想要重排《雷雨》，得

到导师和曹禺先生的支持，他排演了中国惟一的一版删去了

鲁大海的《雷雨》。王晓鹰想使观众看戏的关注点集中于错综

复杂微妙多变的人性探索上去。这是他后来“人性”关注、人

性追问的起步，也是他舞台实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挂在墙

上的老B》《魔方》里涌动的，一定程度上还是问题剧热情和社

会学观察，尽管空间关系的探索与观演关系的强调，让欣赏者

和研究者更关注的是剧目的探索锐气。王晓鹰是一个不缺少

问题剧热情和社会学观察的导演艺术家。在话剧《保尔柯察

金》《春秋魂》《中国制造》《死亡与少女》《萨勒姆的女巫》《哥本

哈根》《深度灼伤》和越剧《赵氏孤儿》、黄梅戏《霸王别姬》等剧

目当中，王晓鹰从未让问题意识退场，但是这种问题直指人

心，让人无可回避、无从退让；王晓鹰从未让社会观察消失，恰

恰相反，那种承载在人的生命活动、命运挣扎和道德选择中的

社会内容，使演出有振聋发聩的巨响，有深刻快乐的体验。他

用戏剧演出表达出来的创造与思考，走出了中国戏剧文化的

庸俗社会学，他的舞台属于人性社会学，这是他的艺术生涯中

一条重要的发展道路。

在王晓鹰的自我期许里，他是一个主流戏剧的导演，他是

一个有文化担当的艺术家。他没有自命清高的矫情，却有主

动担当的赤诚。从先锋回到主流，是感受到了主流戏剧所倡

导的经典性、示范性、传统性的文化力量，所传递的不屈不挠、

积极向上、健康正面的人性内容，所传播的人类共有、共识、共

享的艺术范式。传统、经典之有力量，来自千回百转的历史辨

识与千锤百炼的实践淘洗，因此主流戏剧的传统性与经典性

可以具有示范性，并且必须对整个社会、对人类文明发展担负

责任。从先锋退回来，却包容先锋；看大众娱乐时，告诫商业

戏剧不要止于娱乐。

从艺术学到文化学的“跨界”

在德国看戏的100个日日夜夜中，王晓鹰感

受到两个最强烈的印象：一是戏剧艺术通过人生

情境、人性深度表达出来的社会力量；一是丰富

多彩的舞台呈现给人的视听震撼。这在王晓鹰

后来的创作实践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这种启

悟力的影响。

第一种印象的启悟是坚定了王晓鹰的社会

责任感，让他在人学深度上拷问丑、塑造美、仰望

崇高，以此去表达他的社会理想和人性范本；第

二种印象的启悟化成了他艺术创造中不断求变

求新的创造原动力，让他在艺术的海滩上奔跑撒

欢，呼风唤雨。

2008年创作的《霸王歌行》是一个艺术“跨

界”的宣言性信号，以此完整的舞台语汇的跨界，

表演艺术的话剧与戏曲，音乐与语言，装置艺术、

行为艺术、多媒体艺术被巧妙地“拼接”在一起，

完成了一台让观众获得丰富艺术享受的演出。

在《简爱》《深度灼伤》《肖邦》这些演出中，舞台上

的钢琴就不仅仅是一个环境布置需要的道具，

它一定会被弹奏，而且融入剧情表现人物性格，更有甚者会

邀请著名音乐家出演，就是为了让音乐在剧中散发出音乐的

魅力，让人从钢琴演奏中感性地认知到爱国者肖邦的热情。

显然，王晓鹰所热衷的艺术表现中的“跨界”探索，恰恰是艺

术发展到今天细而又细的专业性艺术学应该面对的一个问

题，“跨界”实际上孕育着一种发展可能，那就是“新的综合”。

王晓鹰没有满足于这一种艺术领域里的“跨界”，他得陇

望蜀地瞩目着另一种“跨界”——跨文化。当今的各国民族戏

剧，越来越频繁地活动在国际文化的交流格局中，为什么交

流，拿什么交流，在国际文化活动中就凸显出来。在这样的背

景下，王晓鹰充满文化自信地提出了戏剧演出创造中的“中国

意象现代表达”，是对自己的美学创造的一个新要求。他自己

回溯艺术生涯，认为早期的《荒原与人》《霸王歌行》，近期的

《伏生》《杜甫》《大清相国》《兰陵王》等作品中就已经越来越明

确地向这方面努力。舞台意象中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

艺术的意味神韵，演出形态中透着现代意识现代方式的色彩

语汇，就是文化上的民族个性与手段上的现代意识的融合。

归根到底，王晓鹰正在着手努力的，是中国话剧表达的民族性

与现代性相同一、相统一的世纪性、世界性难题。

最有说服力的王晓鹰的“中国意象现代表达”，体现在

2012年王晓鹰受邀参加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院为伦敦奥运

举办的世界37种语言演出莎翁全集37个剧本的“从环球剧

院到全球”（Globe to Globe）莎士比亚戏剧节时所排演的

《理查三世》中。王晓鹰作为中国导演，用中国方式诠释了莎

士比亚的剧本。整个舞台叙述是中国戏曲自由流转的时空

结构，整个舞台是中国戏曲出将入相式的背景，空灵的舞台

上布景只有从中国戏曲的一桌二椅化来的二桌四椅，在演出

中发挥了多功能的作用，王座、伦敦塔、内廷、花园……总之，

物随人上，景依人移，是中国戏曲的叙事方式与表达方法。

观众看到的视觉形象中，主要背景条屏上写满了英文方块

字，这种符号的中西合璧，框定了整个舞台的中西合璧——

莎士比亚的剧本与中国式的人物化妆造型、话剧台词与京剧

韵白、生活化表演与两个刺客的武丑身段……所有这一切，运

用自如、水乳交融。戏还是莎士比亚的戏，表达却已经完全是

中国人的表达。演出中这种鲜明的民族个性与突出的现代意

识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所看到的许多《理查三

世》版本中最好的演出之一，跟着而来的，是络绎不绝的欧美

各国的莎士比亚戏剧节的邀请函，已经参加了10多个国际莎

士比亚戏剧节。

从假定性到诗化意象的追求

王晓鹰理论表达的可贵，一方面因为他的理论思考与他

的艺术实践紧紧相连，再一方面也因为中国戏剧的导演队伍

中，将理论思考成体系有续接地写成专著的人并不多。“假定

性”问题，是戏剧艺术十分重要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

题。谈到过“假定性”的人不少，但是以专著讨论“假定性”的

导演艺术家，王晓鹰目前还是中国的唯一。《戏剧演出中的“假

定性”》与《从“假定性”到诗化意象》恰好是王晓鹰思考戏剧创

造问题的两个阶段，第一部著作从概念辨析、理论论证到实际

运用，将“假定性”问题说得透彻；第二部著作是“假定性”前提

下的舞台效果的追求，是在“假定性”的信心支点与创造逻辑

基础上的舞台效果的追求，追求的是饱含诗情、渗透哲理、抽

象变形、象征写意的舞台形象，是大于思想的舞台形象，是在

场面、细节、人物行动的渲染、强调和组织中既依赖具体物象

又超越了具体物象的舞台形象——是为意象。王晓鹰多年的

舞台成就，可以诠释他所提出的舞台艺术理论，而他获得的观

念和建立的理论信心，又来自自己时间经验的总结。我赞赏

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理论。

《霸王歌行》 《伏生》

人 物

日前，微信公众号“梨园杂志”推送了一篇发表于1938年10

期《立言画刊》上的文章，题为《尖团大略之标准》。此文一出，竟

受到不少不懂尖团的戏迷票友的赞扬与推崇。实际上它概念错

误，逻辑混乱，为防止以讹传讹，误导他人，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它

进行一番剖析。

该文自诩为分辨尖团音的“标准”，实际上作者连“尖团”的

概念都没有弄清楚。该文说，“南多尖、北多团，尖团字有南有

北，以中州音为最完备。”它对所谓“中州音”所指为何只字未提，

紧接着就大谈“奉天团音尤重于北京，北京的‘丝’‘诗’严分尖

团，而关东‘丝’亦做团，他如‘司’‘私’等字亦如之。”显然作者是

把舌尖前音zcs声母字与舌尖后音zhchsh声母字的区别，当作了

尖团之别。奇怪的是，它不加任何说明又抛开上述话题，转而举

例谈开“西”与“希”、“即”与“吉”、“济”与“继”、“心”与“欣”的区

别。这些例字倒确为尖团之别，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照它的说

法，尖团之分竟然出现了两类：zcs与zhchsh的区别是尖团之分，

与齐、撮两呼韵母相拼的zcs声母字与jqx声母字的区别也是尖

团之分。那么，我们就有个问题要问：北京话究竟是否区分尖

团？如果说不分，前一类却分得一清二楚；如果说分，后一类却

又完全不分。能说北京话既严别尖团又不分尖团吗？这岂不矛

盾？连尖团的概念都弄不清，还何谈区分“标准”？

京剧唱念（韵白）是尊奉中州韵的。“中州韵”是指元代周德

清的《中原音韵》。该文对它所说的“中州音”未加解释，如果也

是指“中州韵”，那么其区分尖团“以中州音为最完备”之说则完

全是错误的。《中原音韵》中有现在所说的“尖字”（zcs声母拼齐、撮两呼的字），但却没有现在

所说的“团字”（jqx 声母拼齐、撮两呼的字），因为当时这些字的声母还是 gkh，尚未腭化为

jqx。所以，尖团字与中州韵无涉。不过我们推测，该文的“中州音”可能是指河南音。汉语

中字分尖团，北方河南话最典型，南方吴语最典型。稍具京剧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京剧的形

成与徽调、汉调、昆曲等关系密切，但与河南话毫无瓜葛，京剧分尖团是由昆曲继承来的。

当前，用新的音韵学理论讲述尖团音的著作和文章甚多，现成的东西不读，辨别尖团却

去求助于80年前一篇观点错误的文章，岂非咄咄怪事。

又，现在有很多京剧方面的网络平台（如微信、微博等自媒体、新媒体）在积极从事京剧

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也确实吸引了不少感兴趣的戏迷票友，这是好事。正因为如此，这些平

台在推送这类涉及专业知识的文章时，更要谨慎对待，仔细甄别，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中国儿艺2018年首部小剧场新戏——儿童

剧《鹬·蚌·鱼》日前在京建组。该剧由冯俐编写、

吴旭执导，以中国传统成语故事“鹬蚌相争”为灵

感来源，在加入中国传统木偶技艺和绛州大鼓等

富有民族特色的乐器的基础上，运用无语言肢体

剧的形式，力图打造一部风格独特又童趣盎然，

适合全年龄包括低幼儿童观看的作品。

该剧的灵感来源于《战国策》中燕国苏代游

说赵文惠王时所用的“鹬蚌相争”的寓言，却又

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冯俐表示，这部戏的创作

初衷有两个，首先希望它能成为一部献给低幼

儿童的戏剧作品。“我希望可以让两三岁的孩子

看着开心，家长看着有趣。”冯俐说，“近年来，中

国儿艺陆续创作了不少风格样式迥异、服务于

不同年龄层级的优秀作品，相对而言，针对低幼

儿童的作品不多。《鹬·蚌·鱼》的定位特别关注

到低幼儿童，希望能够填补这类作品的短缺。”

第二个创作初衷，就是采用了“无语言”的表现

方式。她希望以最多的中国文化元素和东方智

慧，向世界观众无障碍地讲好有趣且富有哲理

的中国故事，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吴旭表示，这则成语本身就表现了很强的

动作性，因而表现起来也更有趣味性。“我一直

在思考如何去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一

直对传统文化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因而在二度

创作时，我也会去不断寻找传统文化在当代社

会中展现的魅力”。

据悉，该剧将于5月26日在中国儿艺假日

经典小剧场首演。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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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艺新戏《鹬·蚌·鱼》建组
填补低幼儿童舞台作品的短缺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美术家
协会、北京画院共同举办的“匠心独行——徐匡独版画艺术展”3月17日在北京画
院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完整而系统地梳理了徐匡的创作脉络，展示了1954至
1958年在中央美院附中求学时期的习作，附中毕业进入四川美协后的获奖佳作，
并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创作的独版画精品作为一个专题在美术馆二层展厅
集中亮相。让观众更直观深入的理解徐匡的人生及创作发展成就。

徐匡是中国现当代版画的领军人物, 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引领了新中国美
术的木刻版画。然而，作为一位成功的版画艺术家,晚年的徐匡却大胆放弃原有艺
术样式，开始独版画的创作，此次展览共集中展出徐匡40余幅独版画精品，是迄今
为止数量最多的一次精彩亮相。独版画为徐匡独创的一种艺术形式，即将刻过的
板子变成作品,而不再用来印制版画。这种创作形式既保留了版画的黑白关系，又
因创作者以刀代笔，心手相连，增添了画面的肌理感和随机刻画的趣味性。

此次展出的独版画多来自徐匡年轻时扎根西藏的题材，我们能从画面中读出
他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徐匡擅长作品的构思和意境
的营造，对主人公微妙的感情及细节刻画入木三分，他娴熟的刀法又能让画面风格
达到松与紧、放与收的自如境界。这也是他的独版艺术极具感染力的原因。

（美 文）


